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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我来看您啦。”

郑州大学生张平（化名）拎着一袋水
果，推开屋门时，李阿姨的身后，已摆满一
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这已是她们相识的第
4年。

2022 年，张平散步时偶然结识了独居
的李阿姨，随后常去看望她。“我有时间会
帮阿姨遛狗、拿快递，她也常留我吃饭，像
家人一样彼此照应。”张平说。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像张平一样，化身
老年人身边的“共享儿女”“社区儿女”，用
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这其中，既
有老人或其子女付费购买的服务，也有双
方无偿自愿的相互关照。

专家表示，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
弱化的当下，此类互助养老模式能成为居
家养老的一种补充，但应明确此类服务的
法律关系和权责边界，强化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制定统一的行业服务规范。

从温情陪伴到付费服务

“认识李阿姨后，我感受到了长辈的各
种生活需求，现在也在社交平台上接一些散
单。”张平告诉记者，她会留意社交平台上的
求助帖，这些帖子多由空巢老人的子女发
布，希望有人代为陪同老人前往银行、政务
大厅，或者上门帮助老人注册手机软件。

“起初，大部分长辈见到陌生人上门会
感到惊讶，得知是子女找的‘外援’，通常会
很欢迎。”张平说。

记者检索发现，此类服务在社交平台
已有一定规模。在某社交平台，以“共享儿
女”“社区儿女”为关键词的笔记，浏览量超
过36万次；在某个人交易平台，许多用户长
期提供“共享儿女”“代看望老人”等服务，
内容包括日常探望、陪诊看病、日用品代购
等，如果老人遇到纠纷，甚至还可以“假装
子女、帮忙撑腰”。

此类服务的价格一般为每小时30元至
100 元不等，每单费用在 200 元至 1000 元
之间。

除个人兼职接单外，部分企业和线上
平台也在对这种新型服务模式展开探索。

2023年以来，河北石家庄、山东淄博、
甘肃定西等地陆续出现了“社区儿女”服
务站养老模式，由政府搭台提供场地和政

策优惠，吸引养老机构合作，服务社区老
年居民。

“合作街道的社区老人打个电话，服务
站的工作人员就会随时上门关怀、探访照
顾。”石家庄爱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红雨介绍说。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速，而
且面临高龄化、失能老人增多的挑战。”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人
口发展与治理研究创新中心研究员赵梦晗
指出，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尚存在专业长期
照护资源不足，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等
问题。

“‘共享儿女’‘社区儿女’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发挥社区对老年人居家养老需
求的支撑功能。”赵梦晗说，“通过将陪伴、
陪诊、调解矛盾等需求打包成服务产品，能
为老年人提供即时、高效的帮助，以持续、
低偿甚至无偿的方式提供日常关怀和精神
慰藉，是传统家庭养老之外的重要补充。”

和老人“走得太近”被子女拉黑

“我父母并不适应陌生人的照顾，心里
总有隔阂。”来自广东的苏女士坦言，2025
年，她的父亲生病住院，自己在外地工作无
法抽身，就在网上请了“共享儿女”陪诊照
护，但父母一直拒绝。“跟他们说，是我的朋
友来帮忙，他们才勉强接受。”苏女士说。

信任建立难、服务边界模糊，是“共享
儿女”“社区儿女”养老服务模式面临的现
实困境。

来自江苏的小姜曾在某平台兼职做了
3年“共享儿女”，却因为一个快递，失去了
自己的“客户”。

“我曾陪一位阿姨办理过签证，当时聊
得很开心，2025年11月我给她寄了一次特
产，阿姨的女儿认为我跟老人‘走得太近’，
不仅把我拉黑，还找到平台投诉我。”小姜
向记者述说了自己的经历。

平台之外，类似的权责模糊也困扰着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目前，‘社区儿女’和老人的服务关系
还没有明晰的法律界定，万一发生纠纷确
实存在一定风险。”张红雨告诉记者，如果
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一直佩戴记录仪，又
涉及泄露老人的隐私，让从业者陷入两难、
心存顾虑。

赵梦晗指出，“共享儿女”“社区儿女”
模式在名称上借用“儿女”这一家庭伦理称
谓，容易将复杂的代际关系与服务关系相
混杂，模糊养老服务的权责边界。

同时，这一养老服务的从业者队伍流
动性大，而老年人期待且更适应长期陪伴，
频繁更换服务人员，反而会对老人产生额
外的负面心理影响。“各地社区的实践内
容、服务频次、人员培训要求等差异较大，
尚缺乏统一的服务规范和培训标准，导致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赵梦晗说。

互助养老如何规范化发展

互助养老模式的社区化实践可追溯至
2012年，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云
丰社区成立了由52名青年志愿者组成的服
务队，与老人结对进行照料。

江苏南京还创新推出“时间银行”互助
养老模式，以“服务储蓄、跨时兑换”方式鼓
励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帮扶
失能老人，实现“一代帮一代、低龄扶高龄”
的良性循环。

记者注意到，“互助父母协议”“在外
互帮父母计划”等概念也在网络空间悄然
兴起。

这一新型互助养老模式如何实现规范
化发展？

赵梦晗建议，首先要明确志愿者或服
务提供者的身份定位，建立清晰的法律契
约与服务协议，界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同
时，建立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为从业
者和老人购买意外保险。

“老年人同样有走出家门、在外活动的
需求，希望政府和街道能在社区综合体、公
共服务场所中规划更多的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例如增设托管照护、医疗卫生、老年人
文化活动中心等场地，并进行适老化改
造。”张红雨说。

针对从业者流动性大的痛点，赵梦晗
建议，采取固定结对等模式确保服务衔接
顺畅，减少老人的适应成本。同时，由国家
或地方层面制定统一的服务规范与培训标
准，明确服务内容、频次和质量要求，提高
职业人才的综合素养，建立明确的晋升通
道，通过设立行业荣誉等激励举措，提升养
老服务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和吸引力。

来源：工人日报

“共享儿女”上门，
养老服务权责如何划定？

阅读提示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化身老年人身边的“共享儿女”“社区儿女”，用善意和专长为老年人提供帮助，这其中，既

有老人或其子女付费购买的服务，也有双方无偿自愿的相互关照。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的当下，此类互

助养老模式能成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但也面临信任建立难、服务边界模糊等现实困境。


